
公 告
根据我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做

出的（2013）山民三初字第00316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将被执
行人张艳军所有的亿祥东郡·幸福里D-2号楼1套，亿祥东
郡商业步行街 SOH06 号楼共 14 套房号为：401 号、402 号、
403号、404号、405号、406号、407号、408号、409号、414号、
415号、416号、417号、418号的房产予以拍卖，具体事项请登
录http://sf.taobao.com人民法院拍卖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
法院网。

联系电话：13603915986 王法官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2015年7月14日

讣 告
吾夫丁家明，原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城管局原局长、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年7月17日不幸逝世，享年67岁。兹定于2015年7月
21日7时30分在市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望其生前亲朋
好友届时参加。

妻：张秀荣 携
长子：丁长亭 媳：田 静 孙女：丁诗音
次子：丁长征 媳：王明燕 孙子：丁广旭 丁广琪

丁广瑜 孙女：丁诺彤
三子：丁长炜 孙子：丁誉晨
女儿：丁玮阳

泣 告

现有位于人民路中段（人民广场东侧）一写字楼

内办公房屋对外招租，该房屋水、电、中央空调等齐

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13939170006

联系人：裴先生

优质办公用房招租
公 告

根据2015年焦作市老城区居民集中供热建设计划，拟于7
月18日对普济路（太行路——北环路）、岭南路（太行路——北
环路）、青年路（解放路——学生路）、学生路（民主路——大别山
酒店西侧）、青年路（和平街——车站街）、焦东路（太行路——和
平街）、建设东路（中兴大道——文昌路）半幅封路施工敷设供热
管网。对北环路（新华街——华宝路）、塔北路（太行路——焦煤
广场花园）每日6：00至22:00半幅封路施工，22:00至次日6:00全
幅封路施工敷设供热管网。以上路段工期均为90天。施工期
间，请行驶车辆绕行焦东路、民主路、解放路、建设街、山阳路、学
苑路和影视路。

为确保施工期间行人和车辆安全，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因
施工造成通行不便，敬请谅解。

焦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 焦作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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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不仅仅属于我们
□刘金忠

七月，在中国，是一个被历史铭记的月份，
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七月，这个月份是
整个中国的荣幸。七月，在焦作也是一个值得记
忆的月份，30年前，我市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七月
诗社正式成立，为我市的文学事业发展开了先
河。

30 年前的我们，还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
人，投身于文学热的浪潮中，不辞辛苦，不知疲
倦，那么狂热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在这片土地
上也曾掀起一片不小的波澜。30年过去了，我们
都已经不再年轻了，有的已过花甲之年，有的过
了知天命的年龄，但只要一提起当年的七月诗
社，就像是又年轻了许多，我们不能不惊叹，文
学梦并没离我们远去，在心灵中某个隐蔽的角
落，它还安静地站在那里向我们招手。

一张油印的诗报，会引发无尽的回想，一幅
发黄的照片，会勾起甜蜜的记忆，我们就是从那
时聚在一起，我们也正是从那时起，把诗歌当成
自己的另一个生命。尽管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种
种原因，没能让诗社的活动持续下来，但那美好
的记忆始终是我们内心珍藏的一种财富、一种超
越物质的精神力量，让我们人生之路更加丰富多
彩。

那时候，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到许多诗
歌作者，有条件把大家组织起来，便于大家更好
地交流，推进我市诗歌创作的发展，也就是现在
所说的“抱团取暖”。无论在诗社的筹建中还是
在后来的诗社活动开展中，我一直都被大家高涨
的热情所感染。当时，诗社的成员们都工作在基
层，白天要忙于日常工作，晚上或周日才可能有
时间聚在一起，谈论诗歌，朗诵作品，但大家都
没有觉得辛苦，都是那样忘情地投入。即使是晚
上诗社搞活动，远在博爱县的一些诗歌爱好者也
都骑自行车跑几十里路按时参加。那时我们的经
济条件也不好，参加活动后，连吃一碗烩面都显
得奢侈，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由于钟情
于心中的缪斯，把一切都忘了，把所有的苦都当
成了甜蜜。

当我们被埋进满头白发，“七月”的那盏温
馨的灯依然在心中闪烁，当年，它拉近了我们彼
此间的距离，从陌生人成为诗友，也从共同的爱
好延伸为生活中的朋友。我们应当感谢诗歌，我
们也应当感谢七月，它让我们在回首灿烂的青春
岁月时，有一种无怨无悔的自豪，有一种海阔天空
的浩气，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初，我们曾经爱过，曾
经追求过，无论成功与否，都是难忘的记忆。

争执与讨论，探索与反思，在诗社是经常发
生的，但并没有影响诗友们的感情，各执己见正
是诗歌所需要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风格，尽
可在诗社的活动中研讨，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
提高自己，丰满羽毛，为了更好更高地飞翔。

30 年过去了，我们有的诗友走上了领导岗
位，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在打工养家糊口，也有
一些人一直在诗歌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当一声
口令发出，大家都毫不犹豫地跑步归队，这就是
诗歌的力量，这就是诗歌的凝聚力。

在我们心中，七月，永远是美好的，它不仅
属于中国，也属于焦作的诗歌，属于热爱诗歌的
我们，它还应当属于焦作的历史，属于焦作诗歌
的未来。

激发灵感 放飞心声
□张 昕

1985年7月的一个周末，在《焦作日报》副
刊部那间拥挤的办公室 （原市委办公楼五楼）
里，几位充满激情的诗歌爱好者在热烈讨论着。
那气氛，和窗外火辣辣的阳光相比绝无二样。在
金忠先生的倡导下我们聚集在一起，酝酿着成立
一个日后在焦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社
团。起初，我们提出了十几个不同的名称，大家
感觉不是十分满意。后来我提出，现在是七月，
是点燃我们诗友激情的岁月，不如就叫“七月诗
社”？金忠先生说，这个名字好，不仅朗朗上
口，而且也能激发诗友们的文思，使他们能把积
聚在胸臆间的热量迸发出来。大家都同意了，推
举当时在文联工作的张希海先生为社长。几个月
后，希海先生由于多种原因请辞，我便接任了社
长。直到 1988 年年初，我由于工作较忙，就推
荐了苏更银当社长。直到1992年后逐渐淡化。

七月诗社成立后，吸纳了100多位会员 （后
期有300多位）诗友分为11个分社开展了多种形
式有声有色的活动。当时，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
举办大型活动，也就是全社的集中活动如诗朗
诵、新诗创作讨论会、诗流派讨论会、朦胧诗、
后现代派诗、先锋派诗及诗人的专题讨论会、辅
导新人讲座、新人推举朗诵会等，还承办了由市

总工会、焦作日报社、七月诗社联合举办的大型
新春诗会，朗诵由七月诗社成员创作的诗歌。并
且创办了社报《三角帆》（由胡新法任主编）。这
张诗报虽然只是油印的，但诗友们投稿非常踊
跃。可惜当时没有经费，所以印发数量并不多，
我记得出了十几期，只出了一期铅印的，还是十
几个诗友共同出资才印出来的。但无论如何通过
诗社众诗友的努力，在焦作文学界刮起了一股旋
风，掀起了一阵热潮，造就了一批新人，开创了
一代新风。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
代初，作为焦作诗歌的高峰期，是七月诗社这个
载体赋予的。它不仅激发了众人的灵感，同时也
放飞了诗人的心声。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造
诗时代。由于诗歌的浪漫，也使得这一时期的青
年不由自主地浪漫起来，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
叫作既“炫”又“晕”。在与诗友的交谈中，无
不感染着无穷无尽的激情和浪漫气氛，透现着火
一般的炽热和电一般的闪光，迸发着穿透思维的
力量。

那时七月诗社诗人的诗表达了那个时期人们
的惶惑和疑问、追求和期冀。他们渴望新生活，
期待改革开放的春风能把过去一切旧的带给人们
创伤的东西都荡涤得一干二净，当然，他们依然
疑虑重重，小心翼翼。诗歌，在这一时期充当了
号角。说实在的，较之全国一流的诗人和文学社
团，七月诗社的视野还狭窄，活动内容不够丰
富，很多诗作还很小我，思想意识还较封闭，甚
至禁锢了一些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虽然写作风格
不一，却共同具备着一股锐气，一股豪气，一股
大天下而小宇宙的风气。他们致力于开发社会的
洪流，也注重挖掘灵魂的走向，成为当时诗歌形
态的一股潜流，一种不可替代的品位勃发的意志
力。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朦胧诗派、先锋诗派、新
生代诗派的气质，不同程度弘扬了现代诗歌的雅
致、舒缓或奔放、多彩的意蕴，从而最大限度地
创立了焦作诗歌乃至焦作文学发展的基础，成为
焦作文学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七月诗社的诞生，适应了焦作文学发展的要
求，也是和国内的文学发展同步的。它汇集了当
时大多数正在写诗的人和许多想要写诗的人，集
合了诗歌界的精粹在一起认真做事、创造、渲染
美好的生活。他们合着时代的节拍，把着时代的
脉搏，踏着时代的律动，以他们年轻的节奏，或
直抒胸臆，或生动委婉，或疾声浪语，或空谷回
响，或彩虹高悬，或小桥流水，或清澈可人，或
桃花掩面，充分表达着他们的心声，展现着他们
的才华。

七月诗社往矣！鄙以为，作为焦作文学界发
展的一个重要史实，她不仅有着自己光彩耀眼的
一页，也竖起了焦作文学界草根文化的里程碑。

诗歌，永远是最美的文学语言。就像唐晓渡
先生所说的那样，“选择诗者必被诗所选择”。七
月诗社这一群体选择了诗歌作为他们发声的载
体，他们也被那一时期的诗歌所选择，并永存于
记忆之中。

有人说，诗歌是年轻人激情冲撞出来的一种
语言表达。不！诗人，永远年轻！

向诗意的青春致敬
□马冬生

无论认识与否，我都把焦作的诗人当作最亲
最近的朋友。我不是七月诗社的成员，但我却深
受七月诗社的熏陶与影响。是七月诗社，让我找
到了诗歌的火焰；是七月诗社，让我将诗歌创作
进行到底。

1985 年 7 月 23 日七月诗社成立。这年 9 月，
我从博爱农村来到焦作师范学校上学，我开始喜
欢上诗歌。当时我班的一个同学写的诗在校广播
站广播，我很是嫉妒，于是就有了写诗的冲动。
之后我的第一首诗歌也在校广播站广播，我也感
受到了诗歌给我带来的荣誉感。由此我开始读诗
写诗，投稿较多但都石沉大海。

这期间，从《焦作日报》山阳城副刊知道了
七月诗社，我把诗社成员的作品从报纸上剪贴下
来，做成诗歌剪贴本，反复阅读，认真揣摩。遇
到我最喜欢的诗歌，我还要读给同学听。我写的
诗歌，也偷偷寄往报社。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一年多的投稿失败，终于在1987年12月3日，我
的处女作《飘飞的雪》在焦作日报发表，并获得
第一份稿费3元钱。

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并没有加入七月诗社，
但我却时刻关注着七月诗社和焦作的诗歌。七月
诗社有几个诗人给我印象深刻。诗社的散文诗人
李耀中老师住在市十一中学，记得第一次去拜访
他，他正在写函授要寄的信，而火上正在熬晚上
的稀饭。他拿出他的作品剪贴本给我看，他骄
傲，我羡慕。他每一页的每一首作品都被薄薄的
塑料纸罩着。那天，他还留我吃饭，让我这个农
村来的学生感到很温暖。解东二小的李国钧老
师，不知他记不记得我曾寄给他的诗稿，求教于
他。他很热情地给我回信，提出中肯的意见，鼓
励我好好写诗。这封信我现在还保存着，虽已泛
黄，但记忆仍然清晰，而我和李国钧老师至今未
曾谋面。张伯舜诗歌的传统、孟翔诗歌的清新、
苏更银诗歌的情爱、郜希贤诗歌的乡土等，不仅
让我受益匪浅，更坚定了我写诗的信心，更让我
读出了焦作诗坛的繁荣。七月诗社的活动我也参
与过。记得一个星期天，我和班上的一位同学，

参加了七月诗社在铁中举办的联欢会，室内外都
是人，诗歌氛围很浓。尽管我对参会的诗人一个
也不认识，只是在门外聆听了十几分钟，但我却
忘不了一群热爱诗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挚爱深
情与疯狂。不能忘记，七月诗社组织焦作著名诗
人到我校举办的那次讲座，并和同学们互动交
流，白战海老师的激情把我带向诗意的天空。因
为诗歌，白战海老师和我班喜欢诗歌的袁晓莉同
学结为伉俪，成为诗坛佳话。诗社油印的《三角
帆》小报，至今我还保存有一期，完好无损。

1988年6月，我从焦作师范学校毕业，回到
博爱县教书。认识了诗社重要成员、我县著名诗
人郜希贤。他在我诗歌成长的路上，是我的良师
益友。闲暇时间，我们经常聚到一起谈诗改诗，
让我真正走上了诗歌的道路。我在学校简陋的办
公室里读诗写诗。记得一个大热天，我用一天的
时间待在办公室，大汗淋漓地誊写诗歌，足足抄
完一本稿纸。假使整页纸抄到最后，如有错误，
即使一个错字，也要作废重新抄写，或者剪一小
方格纸重新写好字然后贴上。这种对待诗歌认真
细致的态度，我就是从郜希贤老师那里学到的。
但凡焦作只要举办诗歌活动，郜希贤老师都要通
知我。有好多次，他都是骑摩托车带我去市里参
加，古人骑驴，他骑摩托，都一样富有诗意。通
过活动我认识了焦作日报副刊部的刘金忠、呼润
廷等编辑，他们认真改稿，积极推荐，使我的诗
有了很大长进，开始在焦作日报及全国重要诗歌
刊物陆续发诗，我的诗名也在全国诗歌获奖专业
户里榜上有名。之后我又认识了一批焦作的新诗
人，我真正融入焦作诗人群中，真切感受到焦作
诗人的蓬勃诗心，焦作诗歌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时光飞逝，七月诗社的诗人们已不再年轻，但我
相信曾经的诗歌烙下的诗心将永远年轻。七月诗
社，是焦作诗人最亲最美的家园。

七月，是滚烫的；诗社，是火红的；焦作的
诗人，是永葆激情的。值此七月诗社成立 30
年，让我们向诗意的青春致敬！

永远是诗歌的孩子
□马万里

焦作，是一片诗意的大地，这里不仅长着竹
子，也生长着诗人。然而，我似乎慢了半拍，七
月诗社正火热时，我没能赶上他们的队伍，但我
是七月诗社的小尾巴。确切地说：我只参加过七
月诗社的两次聚会活动。一次是 1985 年秋天，
七月诗社刚刚成立。那时，我已经在化工一厂上
班1年了。在秦继利的职工宿舍里，当时有张志
勇、李新菊、李心田等七八个人讨论诗歌的事，
还有一次是在李心田的宿舍里，印象中有呼润
廷、张志勇、于永和、秦继利等。他们侃侃而
谈，而我却不写诗。我只是低着头听，根本没有
人注意我这个眼神孤傲，嘴唇倔强的女孩子。

其实，那时我已经背过很多首诗歌了，有舒
婷的《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以及焦作
诗人刘新龙的《怀念爱情》……

1995年我的一篇散文《请留一分距离给我》
在《焦作日报》上发表后。有幸参加了焦作日报
社副刊部刘金忠老师组织的影寺“忘世界”文学
笔会。那时副刊部还有一辆吉普车，司机好像叫
小军。就是在那古朴的世外桃源，那条诗意的大
河旁、在干枯的河道里、乱石间在背阴处盎然生
长着一簇簇鲜红的野草莓。于是，诗歌走近了我
孤独的内心，我的第一首诗歌 《山沟里的野草
莓》就这样诞生了。这时我才知道从小到大这么
多年来我所有的隐忍、孤独终于找到了出口，原
来是诗在等我，我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和世人沟通
的暗道。1996年我给《诗神》投稿，第一次上了

《诗神》的“诗天飞絮”栏目，其实，也就是刊
登在书页的最下边的五六句而已。我收到了《诗
神》副主编刘松林老师的来信鼓励。说我的诗灵
动、唯美，很有潜力。这下大大激发了我的创作
热情，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终结在鸟雀的啁啾之
中，而我敏感悸动的心，总能流出几句深情的诗
行；多少个秋虫鸣唱的午后，我孤独的心灵在骚
动之后，诗行肆意流淌，我喜欢那些短小的文字
从心底汩汩流出的感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诗
句：喜欢一直坐在窗口/散开的书页里/自己变成
了一只蜜蜂；鸟声张开嫩黄的小口/叫了一声，
又叫了一声/雪后的阳光就一点一点暖和起来；
如果不写诗我一样是个好女人/并且不会有这么
大空旷寂寞/但我庆幸我写诗/带着善良的心与大
地平行；如若慈爱/我愿用一生的眼神/暖一窝春
天的鸟蛋/让所有的飞翔都很生动；不要喊我/你
喊我的名字也没用/你没看成群的蜜蜂正嗡嗡嗡
喊我的乳名/如果我沉醉其中/我开着花流着蜜/
那我就是熟透的幸福……就是这样，我在凡庸中
发现诗歌，在琐细中寻找灵感。于是青灯黄卷也
变得富有，生命化作诗的羽翼飞向大江南北。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我坚信，只要一直不断
地朝前走，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好多优
秀的诗人走着走着就都停下了，转行了。那时，
我们经常在一起玩的诗人，高秋群开了照相馆，
刘新龙、李勇炒起了股票，孟翔成了饺子专业
户，在熙来攘往中兴高采烈地数着大把的钞票。
连梨花作盏饮清风的诗人白衣飞霜也一心从政。
我在贫贱的工作环境中持之以恒所维护的，正是
内心与外表的高山雪冠似的自尊。那时候，我感
觉只有在写诗时我才完美，我才热血沸腾，我才
有光。有一天，我给诗刊社投稿，竟然在 2002

年 《诗刊》 下半月刊刊出 《冬日看鸟》 两首诗
歌，庆幸的是朱先树老师、林莽老师均来长信鼓
励我。直到今天我依然存放着诗刊社的刊用通知
函和诗刊社老师的来信。每当夜深人静时，睡不
着觉，便拿出藏在枕头下的信，打着手电筒看，
每看一次心情都非常激动。杨晶说，我一下子鲤
鱼跳龙门了。2007 年我终于在全国 1000 多封自
然来稿中脱颖而出，和全国各地 18 名诗人参加
了第二十三青春诗会。终于来到了北京，见到了
全国最著名的诗人，李瑛老师、牛汉老师、谢冕
老师、吴思敬老师、朱先树老师、王燕生老师、
诗刊主编叶延滨老师、李小雨老师、杨志学老
师、周所同老师等人。我并没有因参加青春诗会
而沾沾自喜，更多的是诚惶诚恐。2009年夏天，
我和焦作诗人杨光黎、范红杰、张春雷等诗友在
百家岩共同创办了延伸诗社，并任首届社长。诗
社当时有 30 多名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谈诗歌，
开朗诵会，去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师专、焦作大
学开展诗歌讲座。也吸收了一大批河南理工大
学、焦作师专热爱诗歌的学生，让诗歌在这片神
奇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写诗是一个享受成长的过程，只有那些不问
收获，在春风雨露下恣意写作，仅仅是为了给自
己的心灵找一个歇脚的地方，那么假以时日，迟
早会结出满意的果子，开出绚丽的花朵。我想，
如果没有最初七月诗社的诗歌启蒙，没有刘金
忠、郜希贤、呼润廷等老师尤其是郜希贤老师，
他们带我去寻找诗歌的神庙，没有众多老师的关
爱，很可能，我不写诗，也不会走在一条朝圣的
路上。感谢诗歌，带我走上一条光明的路。因为
写诗，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上了鲁院高研班。
因为写诗，我来到了报社工作，做了一名副刊编
辑，当我发现有好的诗歌作品或发现有潜力的作
者时，我会眼睛猛然一亮，会激动好几天。我主
动和作者联系，鼓励他们好好写。因为我太知道
鼓励对一个诗人的帮助有多大！

如果问我今生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我愿意永
远是诗歌的孩子。

七月诗社，致力打造平台
□李国钧

建立平台
当 30 年前中华大地诗潮涌动的时刻，焦作

的诗作者同样无法按捺压抑已久的心情，不再单
打独斗中继续偏安自娱，七月诗社这一亮丽的平
台应运而生。

七月诗社成立，就是为那太多的创作冲动，
打造崭新的发射平台。

当时，有不少人都曾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
表过一定数量的诗作，分别与已经在全国崭露头
角的新一代诗人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触。但是，大
家没有满足，责无旁贷地从孤芳自赏中走出。大
家相见恨晚，在竹林七贤敞怀诗意的地方，在韩
愈、李商隐灵魂飘飞的地方，在火热的七月，一
拍即合——成立焦作自己的诗歌创作社团！与全
国各地的文艺社团遥相呼应，我们脚下的这片土
地从此不再沉寂。

本人曾经担任过初期的一任诗社秘书长，诗
社成立前，暗想一二十人的规模也就差不多了。
不曾想成立大会就有四五十人参加，半年之后估
计人数已经破百，甚至更多。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写作
风格，借助七月诗社这一平台，自由驰骋创作的
灵感。加之焦作文联的张希海先生、焦作日报社
的刘金忠先生为首届领军人物，焦作诗坛很快在
七月诗社大旗的引领下火山爆发般活跃起来。

在不长的时间里，七月诗社与《诗刊》《当
代诗歌》《星星》等全国数十家诗歌媒体建立了
联系，前景看好。

夯实平台
七月诗社的诗作虽然稳稳地占据了焦作诗

坛，但当时文联的《月季》、日报社的副刊，版
面已经无法满足大家发表诗作的迫切需求，远水
暂时又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大家一致商定，打
造七月诗社自己的刊发平台——《三角帆》应运
而生！

第一期印发之前，我们几个人特意带着诗作
跑到省会，拜见苏金伞、王绶青、青勃等人。看
到七月诗社的作品，前辈们似乎深感惊讶，慨叹
不已——焦作还有这么庞大的诗歌创作队伍？

“今后河南的新诗创作就靠你们了！”脱口而出，
并欣然为七月诗社和《三角帆》题词祝愿！这就
是后来在《三角帆》第一期铅印报上展示给各位
诗友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题作。

与此同时，七月诗社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夯实
脚下的平台：不定时地举办主题诗歌研讨会、诗
歌朗诵会等活动，吸引社会各界的诗歌爱好者。
周边地市的诗友们也不时地参与七月诗社的活
动，许多报刊成捆寄来，想以七月诗社为“传
销”阵地。本人手头现在还有一本山西晋城市郊
区文联1988年的《吐月》杂志呢。

当时的活动场所都是诗友们“攒”出来的。
有几位诗友在学校工作，在周末借一间教室，稍
加布置，一台诗歌朗诵会就办起来了。

也许一有空闲，某个人灵感爆发，写了几首
诗作，立即打个电话，下班后找个路边摊，就着
啤酒花生米就探讨起诗歌创作来。

七月诗社的诗歌创作活动，引起了焦作市总
工会的重视。也是为了促进职工文艺创作，活跃

职工的文化生活，市总工会牵头在每年的新春之
际，在工人文化宫连续举办了五届新春诗会，在
全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反响。在此，要特别感谢
当时的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韩冬先生，他为促成
新春诗会出了不少力。

转眼间，焦作七月诗社迎来了自己 30 岁生
日。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宋宝塘先生，是他的坚
守，使得七月诗社的旗帜一直招展在山阳上空。

有这个平台在，焦作的诗作者们就不会寂
寞。这不，七月诗社又在微信上建立起平台了，
短短几个月，已经人头攒动。

当诗歌走进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回首七月
诗社现象，意义颇多。

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工作生活之余，写诗读
诗鉴赏诗，也许就是诗友们以后的生活方式吧！

我是一个未名诗人
□徐庆礼

1985 年 7 月的一天，我升级上了高三。可
是，我的眼睛感觉越来越模糊。于是，我在哥哥
的陪同下来到焦作市人民医院五官科。医生经过
认真检查，诊断为近视，并提醒我要配近视镜。
为了我的大学梦，在经过短暂思考后，我决定配
眼镜。

接下来，医生对我进行了验光，校正。但配
镜还得等3个小时。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走出了医院，来到东
方红广场。转悠一会儿，我又往南走过铁路，发
现有一堆人在电影公司门前合影，就凑近探个究
竟：原来是七月诗社的人在合影，他们都是青年
或成年人。尽管我也十分热爱写诗，但毕竟自己
还是一个高中生，所以，只能敬而远之。但是，
我发现一个叫刘金忠的人，他跑来跑去，指挥着
在场的人，挺有领导范儿。

由于急着配眼镜，不便多停留，我怀着依依
不舍的心情离开了那个现场，虽说有点遗憾，可
我了解到焦作有七月诗社这一团体，我还知道了
他们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再后来，有一
次，我给班主任请假，花了一块二角钱的来回路
费 （博爱到焦作的公交车费当时是六角钱），参
加了一次笔会。可能是自己太紧张、太害怕的缘
故吧。具体地点记不得了，内容也记不清了。

所以，七月诗社是我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的
模糊的痛。

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努力学习语文外，还
不断地写诗。当同学们每天坚持写日记时，我却
坚持每3天写一首诗，直到参加工作后仍涂鸦不
止。

高中阶段，我写的诗歌有 200 多首。参加
1986年7月31日《青年晚报》社举办的诗歌大赛
获优秀奖。凭着我对诗的执着，我考入了师范院
校的中文系。

在大学里，我仍然坚持写诗，写了满满6本
日记本。诗歌记录了我的大学生活，记录了我的
初恋，可是，这6本所谓的诗集在我调动工作时
却不翼而飞了，这是我心中的痛。

诗歌是用心来写作的，是用情来表达的，她
永远也无法复制。

我对诗歌的执着和热爱，不会因为挫折而退
却，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冷嘲热讽而降温，更不会
因为市场的疲软和世俗的冷漠而泯灭，反而越挫
越勇。

因为，我知道，坚持是一种品质，坚守是一
种责任。

我现在是在省示范性高中担任语文教师，我
提出创办校报和文学社，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在每一期的报刊中，我总想写点什么，总
想拾起青春的梦，总想启迪现在孩子的青春梦。

为了诗歌，我奔波着，耕耘着，不求扬名，
不为逐利，我永远是一个未名诗人。

难忘七月诗社
□徐怀清

七月诗社是我早年参加过的一个文学团体，
它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焦作地区可谓盛况空前、
红红火火，很是活跃了一阵子。

那时候的人比较单纯、质朴。或在学校、公
园、家里，我们聚在一起，平等相待、以诗会
友、只为兴趣、尽情开怀，没有太多的功利观念
和患得患失的意识。

很值得怀念的是中站分社的那些人、那些
事。在中站分社其铁杆骨干有：超捷、海涛、文学、
春晖、希正、文生、大明、强国等，我们每周一次聚
会，围在一起、清茶一杯，各自展示自己新写的诗
篇，互相品评、争相赞许；从立意、构思、韵律、诗
眼，一直到灵感、激情、风格、特征，以及格律诗、自
由诗、朦胧诗、意象派等有关诗的话语，无不津津
乐道，欢声笑语，很是尽兴。

写诗、读诗、评诗是我们的同好，人生、社
会、理想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话题，人人各抒己
见、直言不讳，或有不同看法、坦诚相待，彼此
增进了理解，友谊也不断加强，可谓知音、知
心、知己，真正朋友一场。谁能说这不是人生一
大乐事。

现在忆想起来，还恨不得时光能够倒流，重
新再来一回。

七月诗社真的很难忘怀。


